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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河畔，风过花香。地承雨
露，天捧霞光。无愧锦绣之地，实乃
丰饶之乡。劳作生息，张驰有序。
天公眷顾，四时俱美。春游上京兮，
花红树碧风和。夏赏星湖兮，鸟飞
鱼跃人歌。秋登平山兮，金风醉染
红叶。冬访雪场兮，健儿驰骋如
梭。松峰山天井高耸，似碧玉之
屏。蓝旗岭放枕酣眠，如天籁之
声。淙淙响银滩，珠溅笑语喧。青
草覆绿野，百花竟争艳。课堂书声
琅琅，书中美女如玉。水边钓翁悠
悠，长者颐养天年。诗语情侣，月窃
听而怀笑。韵惹嫦娥，心萌动欲下
凡。花影伴舞影，歌舞升平。广场
携市场，繁荣康宁。哈牡高速，车辆
往来如矢。滨绥铁路，龙驰满载笑
语。一水夹奔，四桥虹霓卧波。两
条铁轨，一道贯日长虹。恒大城靓，
美女梳妆临镜，翩翩兮惊鸿照影。
泰华药业，产品广济苍生，奕奕乎体
健神宁。大音希声，岸边草青水
静。山花摇曳，林间翠鸟和鸣。华
灯灿于街衢，笙歌悦耳。春风煦于
沃野，笑语随风。紫燕呢喃，动怀事
关鸟语。黄犬吠声，提神却因鸡
鸣。民生百态，岁月千春。悲欢啼
笑，情切意真。丁香沁梦，馥郁幽
馨。雾凇奇观，玉树琼林。狗拉爬
犁，纵驰雪上人家。冰雕雪塑，琼楼
玉宇无涯。冰糖葫芦，一串红色祝
福。酥脆灶糖，品味喜乐年华。山、
河、城、甸，浑然一体。汉、满、朝、
回，亲如一家。清真寺兮，藏古兰真
经。文庙奉孔，传礼仪之声。春风
里，太极与拳剑对舞。华灯下，瑜伽
共时装竟华。良田着意，种出黍稷
蔬果。秀水有情，哺育鱼虾鹅鸭。
工农林牧渔，协调发展。科教文体
卫，亮点纷呈。百年一中，名校科第
蝉联。千年金源，豪杰才俊辈出。
尚德重教，育出济世儿郎。草根有
智，百姓顶柱扛梁！阿城版画，绘就
绚烂人生。十五灯会，闪烁时代异
彩。阿城电视，吐露百姓心声。《金
源》月刊，抒发人民豪情。温厚儒
雅，古都雍容气度。气质坚韧，民风
淳朴勤劳。物易人非，冰雪志节未
渝。千年以降，佳俗流风传承。性
情豁达，宾至主人倾瓮。诚信守诺，
友来尽吐心声。阿城父老：“梅花品
德日月魂”。金都乡亲：“浩然正气
满乾坤”。

霞光灿烂兮，情暖北疆。雄风
浩荡兮，正气张扬。撤县建市兮，市
容市貌焕然：泥巷开新路，旧墟起高
楼。撤市划区兮，市政市景巨变：穷
乡成仙苑，僻壤舞霓裳。金源流远，
而今九百年华诞。阿城地宽，两千
六百里方圆。近千年文明足可称
道，半世纪发展引以为豪。东南门
雕梁画栋，莘莘学子奋蹄。西北门
飞檐斗拱，辆辆汽车斑斓。南行南
市场，一街一盛景，看不尽民风民
俗。北走北胡同，一巷一洞天，听不
完短调长歌。十字街车水马龙，直
达纽约。六里地荫翳蔽日，曲通罗
马通城路坦荡如砥，连接天安门。
仿古街画檐翘角，通抵会宁府。交
通便捷，龙江当拔头筹。区位优势，
省内屈指可数。

噫吁唏！阿城！喜看今日政通
人和兮、实力蕴积。期待明朝龙骧
鹏举兮、绮霞满天！

阿城赋
文德林

双城堡素来以香瓜品种多样、品相美观、口感
甜润而闻名。东北解放前后，双城香瓜是哈尔滨
瓜市上的宠儿，不管来自什么地方的瓜都打着双
城的旗号。一个个瓜摊儿的牌子上写着“双城香
瓜”，一辆辆瓜车前卖瓜人高一声低一声吆喝着：

“香瓜，香瓜，双城香瓜，又甜又脆又起沙。”
双城有天地人和的种瓜优势。一是双城种瓜

起源较早，历史较长。据《双城县志》和南宋使臣、
诗人洪皓著述的《松漠纪事》一书记载，大金国古
城就有香瓜种植。远在二百多年前，清嘉庆年间，
富俊将军开疆破土，京旗移垦时也倡导种植粮食
和香瓜。二是双城在全世界三块黑土地之一的松
嫩平原上，特别是境内西部乡镇多是黑油砂土，渗
水透气，性能好，适合香瓜的种植、生长。三是双
城地处黄金积温带，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宜于
香瓜增加糖分。双城的瓜把式们，充分利用这些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延续了老祖宗忠厚做人、诚
信种地的传统美德。种瓜像女人伺候小孩儿或者
绣花一样精心细致，舍得花气力，付出辛苦，认真
对待每一道生产工序。首先，选择适合各种人口
味儿的优良种子，如又甜又脆的顶心红，皮薄肉厚
的破皮红，吃一口满口甜的白砂蜜，又面又起沙的
蛤蟆腿、老面瓜，还有深受大众喜欢的小牙瓜等。
其次尽可能选择靡茬土地，不搞重茬种植。第三，
在每一个瓜埯子里施用“三合一”底肥(即放一把
烀熟的黄豆，一把炒过再煮烂的小麻子儿，外加一
把经过发酵的鸡粪)。第四，为了引来蜜蜂授粉，
每一片瓜地都种上纵横交错的芨芨草或佛顶珠
花。第五，及时掐尖打蔓，加强田间管理。你想想
在这样优良环境下，生产出来的香瓜，能不甜不脆
不受欢迎吗？

双城香瓜，不光在外乡人眼中印象深刻、信得
过，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瓜乡人也是情有独钟。
即使是如今水果丰盛，也难以替代人们对香瓜的
青睐。记得，那时候，农村饥寒穷困，物资匮乏。
一年到头根本见不着水果。有的老年人活了大半
辈子都没见过苹果、鸭梨、香蕉啥模样，甭说吃
啦。笔者二十岁前干脆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好
吃的水果。只能在过大年时啃几个冻梨蛋子解解
馋，那都美出了鼻涕泡儿。一年中，只能把过馋
瘾，享受美味的希望寄托在香瓜身上。因此，我们
这些苦熬干休的农村孩子，从瓜籽下土时起，就心
急火燎地盼，掐着手指算，连作梦都惦记香瓜开
园。八月青纱帐起，正是学生放暑假期间，我和小
伙伴们一遍又一遍到瓜地边去转悠。望着瓜园流
口水，闻着瓜香编词唱道(用《南泥湾》曲调)：“瓜
甜瓜又香，摘下来尝一尝，尝呀一尝……”每年的
瓜秋时节，就是农家的美食节日。瓜地开园的消
息，勾起了男女老少吃瓜的欲望。一片片瓜地就
是一块块欢乐甜蜜的磁场。一条条乡间土路上，
流淌着背面袋儿、挑土篮儿的买瓜人流和来往不
断的各式各样的瓜车。曾记得，有生产队的年代，
乡与乡比瓜，村与村赛瓜是常事儿。看谁种出的
瓜口感好，品种多，卖得快，名声传得远。并且为
种瓜大王披红戴花。

可是，近年来，有些庄稼人坏了良心。为了单
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顾吃粮和瓜菜者的感
受，种出的粮食不允许自家孩子、老婆吃，种出蔬
菜不让亲朋好友用，种瓜全靠施化肥，打甜蜜素农
药，结出的瓜，吃着不是正景滋味儿，甜得使人迷
昏闹心。买到家的瓜根本放不住，三天两天就臭
膛了，严重败坏了香瓜故乡的名誉。在瓜市上经

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老瓜客在瓜摊儿前转悠
一圈儿，失望地走开，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这算
完了，再也吃不着小时候的香瓜啦！”

有一位家住北京的双城籍四野老战士，从小
喜欢吃瓜，对家乡的香瓜一往情深。自从退休后，
他几乎每年都想方设法吃到双城瓜，一年吃不着，
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前年，他病重住院期间，又
想吃双城香瓜，儿女们尽力满足父亲的要求。托
在双城务农的堂弟，买几种香瓜，专程送来。老人
吃一口，品一品，摇头晃脑撂下了，失望地说：“这
不是双城香瓜，双城香瓜不是这个口味儿。”临终
前，老人家嘱咐他的侄子，一定要种上绿色有机的
香瓜，替父老乡亲找回当年的感觉。

2013年，老人家的遗愿实现了。双城香瓜被
国家农业部评为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2016年，

“农娃”品牌的香瓜西瓜两瓜种植面积扩增到 8.5
万亩。区委区政府严格要求种植园区和合作社，
凭良心种绿色有机香瓜，确保优良品质。功夫不
负有心人。久违的双城香瓜又回来了。5月 20
日，长产村瓜菜园区种植的棚室香瓜金妃系列开
园，吸引了哈市及双城周边乡镇的客商及游人。
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吃瓜品瓜，载歌载舞。老年
人吃着新香瓜，深有感触地说：“这才是真的双城
香瓜呢！让我们吃到了童年时吃瓜的味道。”

瓜乡瓜香
王文山

我用粗朴的劳动号子衬托原有的曲调，这种律动，如海潮如万
马，沉浑昂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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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杨人翊的名字与“哈夏”差不多是相随
始终的，他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品如合唱《采一束
山花献给党》、《喊一声北大荒》、独唱《我的哈尔
滨》，还有他的歌剧《焦裕禄》及响誉海内外的交响
诗《黑土》等等大型音乐作品都是最先在“哈夏”上
唱红的。2002年，杨先生从哈尔滨歌剧院退休。
如果说之前，为“哈夏”写作品对于他来说更多的
是出于完成“任务”，那么，退休后，他的影子在接
下来的“哈夏”上并未淡出。《我的哈尔滨》，以及目
前在海军中极为流传的《走向深蓝》，都是他的自
由创作。不久前，他创作的管弦乐《节庆》在纪念
哈尔滨解放七十周年的舞台上，成为惹人瞩目的
乐曲。

杨先生说，我这辈子的音乐创作注定了与“哈
夏”相生相随，“哈夏”与我的音乐之路是两条平行
的轨道。

杨人翊原藉是福建人，生于昆明。小学四年
级时随父母来到哈尔滨。父亲特喜欢京剧，家里
收藏了不少老式胶木的京剧唱片。高中时他对音
乐有些走火入魔，竟写起歌来。一个偶然机会听
说哈尔滨艺术学院即将招生，正合了他的心愿，没
想到真就考上了。1961年他大学一年级，第一届
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就是在这一年启动的。他是当
年青年宫开幕式的观众。从此，他与“哈夏”在同
一起跑线上开始了漫长的音乐之旅。

1964年春，他还是在校的学生，就参加了哈
尔滨市委宣组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巴彦等周
边县城慰问演出，演出队汇集了音乐界戏曲界的
张权、李书年、梁一鸣、赵鸣华、郭艳芳、汪立三等
名人，他被选为随队作曲。一路经常在室外演出，
条件较差，但场面极热烈，所受的欢迎出乎大家的
意料。词曲作家也受到感化，大发灵感。郁文的
开山词作《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在那次下乡创作
的，当时市委宣传部领导看了该词后说到：这首歌
词只有一段词，要用的话还得加一段词。没想到
最终郁文坚定地凭这一段词，将歌曲唱红了全
国。这次下乡演出，杨人翊谱写出了《俺们队的小
会计》女声小合唱，在同年的第三届哈夏由哈尔滨
艺术学院女小合演出。这首歌曲也于当年由中国
唱片公司出版发行，杨人翊第一次拿到了作曲稿
费，这是他终生难忘的。

1965年离校前夕，杨人翊和老师蒋祖馨，及
方智诺、王家驹、暴侠、高扬等人接到第四届“哈
夏”的创作任务，合作为动力工人写部五个乐章的
组歌，取名为《动力工人在前进》。杨先生回忆说，
今天想来这是极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创作组人
员互相并未通气，有的作者我十几年后才相识，并
且至今我也不知谁是这位天才的组织者。但是这
个作者隔离组合的作品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了当年“哈夏”的重头戏，长影还特地为此作拍
了专题片。

1966年哈夏中断，杨人翊毕业支援“三线”去
了西北。七年间，杨人翊并没沉寂，而是大量收集
汲取西北音乐营养充填自己的空白。1978年，他
回到哈尔滨，调到哈尔滨歌剧院。1979年，中断
了12年的“哈夏”恢复。

这一年，杨人翊创作了女高音独唱歌曲《和平
玫瑰之歌》。歌曲取材于1973年美国朋友欣斯德
尔夫人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两只“和平玫瑰”，这是
象征着和平友谊的花朵，1978年5月邓颖超同志
又将这中美人民友谊之花还赠了来访的美国友
人。这是一种情感的象征，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
的气息。正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杨先生写出了自
己复苏的第一只曲子。“哈夏”期间，这首歌由歌唱
家贺欣演唱，她的演唱升华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带
还传到了美国。此外，这届“哈夏”杨人翊还与沈
正钧合作，创作了女声小合唱《让我们相逢在哈尔
滨之夏》。歌曲由哈尔滨歌剧院女小合演出，当年
由中国唱片社出版唱片发行。

1981年，胡小石新创歌词《采一束山花献给
党》，拿给杨人翊看，杨连呼“绝妙好词”。杨先生
说，作曲就是这样，一首好词必然带给你莫名的冲
动，灵感迸发，曲子几乎一气呵成。在当年的“哈

夏”上，由张金香演唱，获得征歌一等奖。2001年
他又将此独唱歌曲改写成混声合唱，在原有的旋
律上，配以层层推进呼应，这首党的颂歌不仅在当
年“哈夏”合唱比赛获作品一等奖，同年11月由文
化部在威海举办的“山花杯”全国老年合唱比赛
中，该作又获得“山花杯”大奖，至今这首合唱在哈
市许多合唱团仍作为保留曲目。

1991年凭借杨人翊在西北七年生活的底子，
他将积累的大量西北音乐素材，用于创作了大型
歌剧《焦裕禄》。当年文化部将该剧调到北京演
出，该剧目获得文化部奖励，并在全国歌剧界召开
研讨会，反响较大。

交响诗《黑土》虽然成型于1987年，但却在杨
人翊胸中酝酿了多年。其音乐主题源自 1982年
他到乌苏里江四排（赫哲乡）采风时，所采录的赫
哲族著名歌手葛德胜演唱的说唱音乐“伊玛堪”。
杨人翊的朋友剧作家沈正钧听了这部交响诗后，

用诗概括其感受：
“从织锦般的江南水乡走来，可以看到四尺耙

翻起的泥土是灰的；
从雷州半岛葱翠的甘蔗园里穿过，脚底沾的

泥土是红色的；
爬上春风初度的陕北高原，随手抓一把泥土

是黄色的；
只有到了这里，泥土是黑的，黑得发亮、黑的

流油，既古老而又年轻。”
交响诗于 1987年 6月脱稿。1988年指挥家

刘克纪指挥哈尔滨歌剧院交响乐团在“哈夏“上
演，同年由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指挥中央芭蕾舞团
交响乐队在京录音，作品在该年度获得了黑龙江
省第二届天鹅文艺创作大奖。1991年 10月 22日
又由刘克纪指挥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广播
交响乐团在海参崴演出。1998年，杨人翊对乐曲
进行了修改。2000年再度由刘克纪指挥哈尔滨
交响乐团在”哈夏“复演。并于 2007年哈尔滨歌
剧院交响乐团赴俄罗斯海参崴演出该曲。2008
年 5月 6日“中国首届交响乐之春”在国家大剧院

举办，中央要求每省推荐一部交响乐作品参演，我
省由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在著名指挥卞祖
善指挥下上演了交响诗《黑土》，获得好评。

1998年省电视台黄凯导演约杨人翊为歌曲
《喊一声北大荒》创编为无伴奏合唱。杨先生回忆
说，这首歌所呈现出的阳刚血性，我胸中是有应合
的。我虽出生在南方，但根却是扎根在这片黑土
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西北工作了七年，再次
回到这里时，我却感觉到对这里竟是那般眷恋。
正如歌词：“喊一声北大荒能喊出纯真坦荡，喊一
声北大荒能喊出热泪两行。”我用粗朴的劳动号子
衬托原有的曲调，这种律动，如海潮如万马，沉浑
昂奋。也是一气呵成，如释重负。黄导竖起大拇
指说：“绝对是精品！”我原本就对写作合唱曲情有
独钟，它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难度在于
易于模式化，不能扑捉到时代正在酝酿的氛围和
命运感。2001年 10月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合唱
比赛中，哈尔滨歌剧院合唱团在陈光辉指挥下将
此歌作为参赛的重点曲目，当演唱刚结束时评委
中竟然有人破例为之鼓掌。这个合演曲目赴俄罗
斯演出时，曲后掌声长达五分钟。在诸多合唱比
赛中，这首合唱曲也因其难度和分量而多被全国
一些颇具实力的合唱团选作参赛曲目，后来作为
北京北大荒合唱团的经典保留曲目，他们把《喊一
声北大荒》视为合唱团的团歌。2002年夏该团将
《喊一声北大荒》录制为CD碟，这首歌成为了该
专辑中的主打曲目。2006年 北大荒合唱团访美
演出，他们演唱了这首合唱，为多年未见的“荒
友”，也为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朋友，来自
联合国总部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各国外交
和工作人员，以及久居纽约的知青代表与北大荒
合唱团激情互动，更以浓浓的亲情感染了海外游
子和外国友人。演唱之后观众掌声不断，在欢呼
声中演员与“荒友”们挥手问候，激动得泪流满
面。这首合唱作品荣获了中国政府广播征歌金奖
第一名、中国合唱节优秀作品奖、省精品工程奖等
多项殊荣。

杨人翊说，2002年我从哈尔滨歌剧院退休，
从繁杂的事物性中解脱出来，创作也迎来了巅
峰。一些作品如交响合唱《走过百年》、2004年获
省新剧目展演作曲一等奖的为话剧《秋天的二人
转》配的音乐，亚冬会开幕式主题歌《这个冬天要
飞翔》、《中华丹青》、殷秀梅演唱的《祝福哈尔滨》、
张咪演唱的《北国的冰》，管弦乐《节庆》等都创作
于这个时期。2005年创作唱响社会的《我的哈尔
滨》，这首歌是为哈尔滨市建制100周年大型晚会
《走过百年》创作的，后来又在中央“同一首歌”晚
会上演唱，并由中国唱片公司于 2009年出版CD
在全国发行，该歌还获得了2006年市政府第七届
天鹅文艺大奖。最近的反映军旅生活的歌曲《走
向深蓝》，在海军中广为流传。

杨人翊虽已步入老年，但他仍然精力旺盛，笔
耕不缀，目前正在酝酿一部大作品写作，我们期待
他的新作问世 。

与“哈夏”相生相随的音乐之路
唐李

《西游记》记载：唐僧离开大唐西去
取经时，皇帝在离别酒中捏一把故土，
意在别忘故土，故乡永相随。梁启超
说：“夫国家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
民……”万物土中生。孟子也说：“舜发
于畎亩之中。”对于老一代胼手胝足的农
民来说，对土地的重要性虽然上升不到
理论高度，但对土地热恋的情感，是真诚
质朴的。

在我老家正黄旗四屯有个邻居，人
都叫他老王头，土里生土里长，一辈子和
土地打交道。他从年轻到年老，嘴里总
不离这句口头禅：“随便糟践土地的人，
要遭报应啊！”几十年来，他一直爱土如
命，他说庄稼人不好好侍弄地，净想外快
就不是正经人。人活着谁能不吃饭？要
吃饭就得种地。

生产队成立那会儿，老王头是远近
闻名的庄稼把式，打头的。在地里干活，
他样样精通：扶犁、点种、铲蹚……秋收
时割谷子，老王头把镰刀磨得飞快，只要
一哈腰，刷刷刷一气就割出一里多地，慢
天四稳的人在后边走都跟不上他。

时光一年年过去，老王头渐渐衰
老。生产队长想给老王头安排轻快活，
让他当保管员。他反驳道：“我的身板硬
朗着呢，地里的活不管干啥，两个年轻人
绑在一块堆也抵不上我。搁土里干活一
抻巴，是毛病不犯。”大家伙在背后律律
（议论）老王头：“这个老贱种，天生干活
的命，要是一闲下来不干活，就该这疼那
痒不得劲了，一干活啥事没有。”

老王头一唠嗑，就重复说：“我打小
一懂事，娘说我是从土里挖出来的，算卦
的郑二先生说我是土命人，和土有缘。
这些话不假，娘死了我就把土当娘了，土
命人吗，这辈子和土最近便。”

那一年夏天我回老家，中午的太阳
很毒，晒得庄稼打蔫了，人也无精打采。
我无心赏景，耷拉着脑袋往前走，走到一
个叫南大营的地方，耳边隐约传来吆牛
的“吁吁”声，低沉缓慢，好像人和牛在对
话。我抬头一看，老牛拉着传统的木犁，
牛身上横横竖竖拴着疙瘩绳。老人稀罕

老牛，舍不得给老牛一鞭子；老牛也通人
性似的和老人友好，默默出力。

老王头戴一顶旧草帽，光着膀子光
着脚，裤腿卷在膝盖上边，犁过的土地油
黑闪光，他汗流满面，后背给太阳晒暴了
皮，却不知不觉。老王头时而“吁吁”，时
而“吁—吁—吁”有节奏地吆牛，传播出
的只有疼爱，没有责备。老人、老牛、土
地协调一致，看着眼前这幅大朴不雕的
自然画面，我心潮翻滚。

老王头没有发现我，我更不忍心打
扰他。我捧起一捧新翻起的冒着地气的
泥土，使劲闻了闻，一股清新的泥土芳香
沁人心脾，亲切、激动、陶醉，这一刻，我
融进了泥土。我木木站在地头凝视老王
头背影，回忆起了关于老王头的一些往
事。这个时候，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
儿时的伙伴老六，他在老榆树下歇息抽
烟，旁边有一台安装铧犁的小四轮，原来
老六也在翻地。我上前拽过他脖子上搭
的一条用水浸过的毛巾，擦了擦脸上的
汗水。老六掏出一支“凤舞”牌烟卷儿递
给了我，又将火柴朝我一扔，我已戒烟好
几年了，这回又捡起来了，我吸了一口，
还挺香。老六发觉我魂不守舍，忙对我
说：“老王头这个倔老头子没法整，老是
闷哧闷哧在地里干活，恁老大岁数了不
着消停。他们老两口那点地，我用小四
轮撒泡尿的功夫就蹚完了，他死活不用，
说小四轮星星人（闹得慌），还给地轧的
梆梆硬。”

老王头唯一的儿子在城里工作，一
年前儿子连哄带劝，老王头去城里住了
不到一周，说住楼房接不到地气，浑身骨
头节疼，再住十天半拉月的老命非搭进
去不可。上个礼拜儿子开车来接爹娘，
说二老年岁大了，别侍弄地了，进城享点
清福。老王头死活不去，硬是给儿子骂
走了。他说土命人离开土地就像瓜离开
秧一样，活着就要和土打连连。

在土地里干活的确挺累，老王头时
不常喝点酒，解解乏，睡个好觉。他一边
喝酒一边和老伴唠嗑：“城里那鬼地方一
去就够，在屋里呆着太憋屈，上上下下都
住人，搁半空吊吊着不好受啊！看电视
呼啦呼啦乱闪一套，晃的脑瓜子直迷
糊。街上又闹闹吵吵的，跟乱马营一
样。和城里人唠嗑也唠不到一块堆，那
些人假假咕咕的，太能装大瓣蒜，一看招
人硌硬。”

“别看我老胳膊老腿的，搁地里头一
干活，一点不碍事，土养人啊！”老王头
说，他拼老命也要给地侍弄好，死那天对
得起老祖宗。如今，老王头的话一天比
一天少了，他恋了一辈子土地，担心下辈
子没有继承人了。

恋 土
金恒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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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成功


